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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耳。

《晨报 》《小晨报 》行

事考

脱离了洋行的穆时英 ，在

继续从事创作的同时， 似乎顺

理成章地选择进入一个与文学

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

新闻业———讨生活 。 1934 年

10 月 10 日， 其与叶灵凤合编

《文艺画报》， 从此开始， 到该

刊因故停办 ， 转任 《晨报 》

《时代日报 》 编辑 ， 及至去港

之前， 穆氏虽拥有 “作家” 头

衔，但在事实上，和许多同侪一

样， 是过着一种报刊编辑的职

业生活。因此，其创作也可分为

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

编辑副刊工作的要求， 另一方

面才是发挥自己真正的兴趣 、

施展才华的空间。

穆时英担任 《晨报·晨曦》

副刊编辑的时间， 虽只有短短

一年，但在这一年里，同时也还

参与了《晨报》的子报《小晨报》

的主编， 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

中外研究者前此所忽略了的一

点。 《小晨报》创刊于 1935 年 9

月 12 日 ，为小型报 ，一般只有

四版，每日独立发行，头版为国

内外要闻， 其余三版则充分发

扬小报风格，发表旧体诗文，连

载掌故、笔记、新旧小说及连环

画之外， 尤为热衷于报道当日

文坛动态。 该报正式发行之前

并当日， 均曾透过沪上有数之

大报告诸读者、广为招徕订户。

其宣称自己是 “划时代的小型

新闻纸 ”， “异军突起短小精

悍 ”，具有 “最新颖最醒目的编

排”和“最精美最考究的印刷”，

内容则 “篇篇精彩句句刺激”，

总之，“本报执笔者都为新旧文

坛一流作家！集大报的人才、经

济、机械合作而成！ ”言辞相当

耸动、惊人。

广告也以徐彬彬 《凌霄汉

阁谈荟 》、林庚白 《双梧书屋笔

记 》、叶灵凤 《永久的女性 》、徐

卓呆 《李阿毛测验》 等长篇说

部 、笔记掌故即将在 《小晨报 》

连载的消息，作为卖点；还特别

指示读者注意作为“青年读物”

的 《性的犯罪 》（戴秋阳译 ）和

《恋爱信箱》（某夫人主答）等固

定栏目、译文，并署名“匿名子”

的 《我们的文坛 》系列写作 （作

者是否为穆时英， 还有待严密

考证）。 至于报价、订阅及试阅

办法等必要信息， 当然也未被

遗漏。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所

公布的该报主编位置， 赫然列

有“何西亚、姚苏凤、穆时英”三

人大名。据此与《小晨报》对照，

即可判定， 穆时英确为 《小晨

报》的三大联合主编之一。

袁义勤《上海〈晨报〉琐谈》

（《新闻研究资料 》199l 年第 2

期 ）、王尔龄 《夏衍与姚苏凤的

一段往事 》 （《苏州杂志 》1992

年第 5 期 ）、 张华 《姚苏凤与

1930 年代中国影坛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及陈坚、

陈奇佳合撰 《夏衍传》（中国戏

剧出版社 2016 年版）等论著均

记载道， 穆时英亦曾担任 《晨

报·每日电影 》 副刊的编辑工

作，其实不然。 姑举二证据：一

是读者致《每日电影》副刊编者

来信，收信人无一例外，皆为姚

苏凤。 试想，若非姚作编者，读

者何以径直寄信于其人， 而非

报社其他同事？ 二是直至该副

刊停刊前夕， 姚苏凤还以 “苏

凤”这一本名撰文，向读者交代

该刊将要少登长篇电影理论论

文、转而多发表“能够适合一般

读者的”“报道” 这一新的编辑

方针（但不久《晨报 》《小晨报 》

相继停刊， 同时说明其停刊是

一意外事件， 编者事先完全未

能预料到），再一次无意间泄露

了其作为编者的秘密。 这一反

一正证据， 足以有力地说明姚

苏凤 （而非穆时英 ）始终是 《晨

报·每日电影》副刊的编辑。 以

上诸论著之误记， 应属疏于考

证所致。

此外 ，《简编 》记 《晨报 》终

刊时间及穆时英脱离、 履新时

间均须修正。 《简编》谓《晨报》

终刊时间为 1936 年 1 月 20

日，实为 21 日，20 日仍照常发

行。据张光人《上海〈晨报〉四年

史》所记，1936 年春节（1 月 24

日）后，该报还曾更名《诚报》发

行一期，然旋即奉命终刊，今已

成“佚报”矣。 《简编 》径谓 《晨

报》 终刊后穆氏转任 《时代日

报·二十世纪》副刊编辑一职似

亦不妥 。 一则 《晨报 》终刊后 ，

《小晨报》 直发行至 1 月 31 日

（此系目见最后一期 ；《图画晨

报 》直至 2 月 2 日停刊 ），际此

非常之时 ，穆氏作为 《小晨报 》

三大联合主编之一， 岂可中途

退出？ 二则《时代日报·二十世

纪 》 副刊于是年 2 月 16 日始

设，其焉能提前履新？

世界文学函授学院

及其他

拙文尝论及穆时英兼任世

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 滨海中

学教师经历。就中，如此叙述世

界文学函授学院有关史实：“世

界文学函授学院成立于 1934

年 3 月 ， 一说由汤增敭创办 ，

一说由狂流文学会、 中华国学

研究会等团体主办， 是一所主

要实施函授教育的私立学校 。

下设世界文学系、中国文学系、

中文专修系 ，招收初 、高 、预科

各种学制之学员， 教师队伍更

有八十余人。 穆时英即是该校

第二批所延聘三十余位教授之

一……”两可之语显见。 但三、

四十年代作家朱雯致同事陈梦

熊的一通书札， 对我们了解该

校的创办情况、解其纷乱，颇具

参考价值。 此信云：

承询汤增敭事， 我只记得

一九三〇年前后， 他与王铁华

曾组织草野社 ，出版 《草野 》半

月刊（？ ），十六开小报，何时停

刊，已不清楚。为此我曾走访蒯

斯曛同志，他知道汤增敭其人，

但不认识， 只知道他后来依附

国民党，成了潘公展、陈德徵手

下的一名小喽罗。 我查了查三

十年代的出版书目， 知道他出

过一本诗集 《姊姊的残骸》，出

版者为草野社， 也许就是编辑

《草野》时自费出版的。 李赞华

进了现代书局后， 曾与黄震遐

等鼓吹民族文学， 汤增敭可能

也有份。他是否复旦出身，蒯老

也不清楚。

信中朱雯 、蒯斯曛虽只字

未提汤增敭与世界文学函授

学院之关系 ，但却说明其与相

继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

陈德徵 （1929—1930）、潘公展

（1932—1937， 后教育局并入

社会局 ， 改任社会局局长 ）交

谊甚厚 。 然而 ，潘公展的另一

身份却是 《晨报 》及其子报 《小

晨报 》的社长 、创办人 ，穆时

英 、 姚苏凤等则是该报编辑 。

透过潘公展这一中介 ，汤增敭

的社会网络 ，也与穆时英等人

走向叠合 。 循着这一事实 ，不

仅可以解释穆时英 、姚苏凤等

人缘何会同时担任世界文学

函授学院教授 ， 还向我们提

示 ：是否该校的顺利创办与汤

增敭直接相关 ？ 易言之 ，是汤

与市教育局要人的关系 ，直接

促成了这所学校的建立？ 复按

该校招生启事及人事安排等 ，

可知该校创校院长为汤增敭 ，

董事会主席系沈天铎 ，另有教

务长盛马良 、 事务长沈涧流 、

秘书长乐建等人共襄盛举 ，进

一步证实前此之假设。

但是 ，这里的教务长盛马

良 ，也是昔日中华国学研究会

的骨干 、后起的狂流文学会的

发起人之一 ，事务长沈涧流则

是狂流文学会成员 。 因此 ，该

校由狂流文学会 、中华国学研

究会发起之说 ，虽与汤增敭发

起说矛盾 ， 但也绝非空穴来

风 ， 只是不谙内情者以盛 、马

二人参与校政而不免想当然

耳 ，夸大了盛 、马的作用而已 。

揆情度理 ， 无论是募集经费 ，

还是申请办学手续以至延聘

教师等情事 ，院长汤增敭之角

色殊为重要 ， 几无可取代 ，次

之者 ， 则董事会主席沈天铎

也。 于此可见，汤增敭、沈天铎

二人乃是该校当之无愧的创

办者。

一则资料还显示 ，在穆时

英兼任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

授 、滨海中学教师之前 ，亦曾

任新亚学艺传习所讲师暨指

导员。 时为 1933 年 10 月 ，即

其脱离哈脑维亚太阳灯公司

之后一月 。 新亚学艺传习所

创办于 1933 年 9 月 ，址设北

四 川 路 横 浜 桥 北 一 三 五 号

（诸多论著所记该校校址多

有误 ）， 建有电影 、 戏剧 、绘

画 、木刻 、诗歌 、小说 、实用美

术 、声乐 、舞蹈等专业 ，发起

人有闵刚侯 、陈万里 、姚苏凤

等五人 ， 讲师暨指导员则由

袁牧之 、穆木天 、洪深 、沈西

苓 、陶晶孙 、叶灵凤 、姚苏凤 、

穆时英等二十四人担任 。 但

据新亚学艺传习所学员黄新

波 、教师野夫等人的忆述 （黄

新波 《我与木刻 》， 《木刻界 》

第 4 期 ；野夫 《木刻手册 》，文

化 供 应 社 1949 年 7 月 再

版 ）， 诗歌小说班后并未开

设 ； 实际担任教师者与创办

之时所公布之师资名单 ，也

有不少出入 ； 且任一忆述亦

只字未言及穆氏 。 因此 ，穆时

英或并未在该校出任讲师暨

指导员。 更由于该校办学思想

激进 ，旨在培养 “进步人才 ”，

是年冬即遭政府查封 ， 此时 ，

距其创办尚不足三月。 穆时英

即便在该校兼任 （若有其他有

效之史料可佐证 ）， 也不得不

起身告辞 。 两年之后 ，穆氏跨

进新闻业大门 ，成为一名报界

新兵。

尾声

1936 年 4 月， 穆时英只身

赴港。 旅港时期， 其先后作为

《世界展望》《星岛日报》编辑的

笔墨春秋，早已为众所共晓、勿

劳详述，但应该强调的是，在此

之前， 穆氏还有一段任职电影

导演、编剧的重要经历，夙未有

所发覆，笔者另有专文《作为电

影导演的穆时英》，此处不再一

一赘述。

尽管对穆时英职业生涯等

生平事迹的考证， 终究不能代

替我们对其文学作品的批评 ，

但回视其全部职业生涯， 仍令

人不免感触良多。 穆氏职业生

涯多所曲折、起伏，此固然是个

人遭际与特殊的时代、 社会不

断遇合的结果，但在同时，也非

常典型地折射出诸多欲作 “职

业作家” 而不得的近代文人庶

乎共通的心曲和大致相似的人

生屐痕。

事实上， 放眼整个近代文

坛，彻底的“自由撰稿人”或“职

业作家”毕竟屈指可数，包括穆

时英在内的大多数文人， 并无

此种福气。也正因此，他们不得

不首先作为 “职业人 ”而存在 ，

不得不为 “职业 ”而奋斗终生 。

或许夸张一点说， 他们复杂而

隐微的衷怀， 波折而多变的恋

爱 、婚姻 、家庭 ，以及自命不凡

的文采风流， 莫不与此息息相

关。 此种因科举制度解体而造

就的近代文人的苦恼， 既在不

同程度上渗入他们的各种文

字 、书作 、画作 ，也形塑着其精

神世界的激昂、彷徨、矛盾与冲

突，凡此，皆召唤今人从这一角

再次揭起历史的大幕。

不过， 从职业生涯这一视

角切入近代文学、历史、思想文

化的重新观察， 已然超出了考

证的范围，非本文所能论及。为

免郢书燕说、“过度诠释”之弊，

文毕辄写数语如上， 聊供关心

此类问题之读者参考。

附记：笔者撰就本文之始，

承蒙杨新宇教授惠赠其所编

《我们的文坛 》（即将出版 ）、徐

自豪先生赐示其所藏近人书

札、 瀚堂数据库李雪静小姐鼎

力襄助 ，雅意殷殷 ，铭感无已 ，

书此谨申谢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

中国社会史料中心）

■

学人

邗 （上接 9 版）

朱雯致陈梦熊手札（局部）


